我回忆中的柳亚子先生
张人权
回忆四十二年前，抗战后期，日寇疯狂地向桂、黔进攻。时桂林局势紧张，开始疏散，部份文化界及知名的爱国人士和学者，临时暂避广西平乐，而亚老亦于此时由桂迁居于平乐邮局局长王世英家中。

亚老是我向素钦仰的名师，记得我早年在学校读书时，最爱阅读其手编的《曼殊全集》及其早期在南社所发表的诗文，思想上曾受到一定的启发。恨无缘相见，亲聆其教言。

这时，我在广西四战区办军邮，身任军邮视察，乘巡查之便，幸于平乐邮局，得晤亚老，时当一九四四年夏秋之交，初次相晤。未经介绍前，见其蓄留着一撮白中带黄色的美髯，个子中等，体质显得虚弱，惟精神尚健，满面笑容，但不知是何许人。当承王局长特为介绍，始知坐上这位老先生，正是亚老。坐中稍事寒喧，便谈及曼殊大师，这位在民初革命史上富有名望的革命和尚。

曼殊是清末民初具有深厚民主思想的一位进步和尚，才华横溢，天资过人，通数国文字，能文善画，是亚老早年挚友，死后，亚老在上海集资将其墓由沪移葬于杭州西子湖滨。

谈到曼殊大师早年遭遇及其为人行事，令人敬佩。但觉其晚年，行径不正常，似有点发痴，而亚老谓其英风侠骨，实无改当初，而其所以如此，实有其无限的苦衷在焉。这是与其一生的遭遇有关连。谈后为之唏嘘不止。

未几，重庆方面通知亚老启程赴渝，临别前，曾特请王局长转请亚老为书对联一副，作为座右铭，以资策励。日寇进攻独山，一场大火，全部存物，付之一炬，这是难以补偿的损失。

唯欣幸多年钦仰的亚老，平时无缘相见，今在国难中，于边远的一隅，庆获相见，亲聆其教言，亲瞻其丰采，实在得益非浅。

事虽已多年，但每一念及，亚老之声容笑貌和对后生关怀之情，便浮上心头，使我永志难忘！
